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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
“春困秋乏”，老话诚不欺我。上一周过得

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困倦和疲乏无时不刻地
袭来，可谓是“心似已灰之木”。而把这“已灰
之木”点燃，全靠盼头。凭借畅想，我在远方看
见了一大片硕大又酸甜的梅，止渴：在周末午
后，带着一盒三明治和一大杯热可可，在学校
后山上与好友一起野餐，让秋日斜阳伴着可可
香，晒化一周的疲惫与哀愁。微风拂过，满山
的红枫，那么浓稠热烈，红到足以把什么“已灰
之木”，什么“不系之舟”，统统点燃……

然而，周五，雨来了。藏在雾里，东瀛刺客
一般隐着行迹，松松散散地下着，却伴有晚秋
的暮色与寒气。淅淅沥沥一整天，待月上梢
头，就施施然走了，毫不关心世间的狼藉和我
心的失望。

嗐。全没了，全没了！好一场杀气腾腾的
雨！生生把满树的火浇褪、浇熄了！高明的刺
客，谋杀了我的秋！树干熄灭后，倒真像是“已
灰之木”了，与地上飘零的“不系之舟”们一起，
在秋意凛然的世界里无所适从。

就在周三傍晚，世界还不是这样的。那时
我坐在图书馆里自习，特意选了个好位置。透
过正对着学校后山的窗户望窗外，好像一切都
在燃烧，烧得连眼前这块玻璃都冒热气，烧得
手边的作业如无人观赏的太阳一般无趣，烧
得我心都满是刺痒的热望，烧得世界一片寂
静，除我之外再无他人。树是燃烧的，连带着
树上的枫叶也一起烧；叶燃着，火种飘落到地
上，于是大地也烧了起来；风吹过，卷起红叶、
卷起火、卷起树的精神、卷起燃烧，于是风也
烧；烧啊烧啊，烧到天上，把白云都烧成晚霞；
晚霞晕成漫天大火，热气腾腾地，又点燃更多
的树——树积攒了一年的青绿，就为了此刻这
极致地燃烧，烧成一曲秋颂，烧掉万千思绪，把
看客的惆怅都烧成落叶，飘落成泥，这样等冬
雪来时，世界和心就都是一片干净的白。

一山的树、一树的火呀，就这样蓬勃地烧
在我心里。

虽是安慰自己，时光不可追，火烧在心里
就够了，但就如同看见个龙钟的人会忍不住畅
想他青春的时辰，面对赭色的败景，还是忍不
住怀念那满山的火。甘美的秋日午后啊！再
次相见，应是一年之后了！或许，烧的本就不
是枫叶，而是大好年华里想赏枫的心。而枫叶
常有，好年华与想欢呼着去尝秋、品叶的心却
不常有……

无论如何，我与今年这山红枫叶错过了。
永久地，不可挽回地错过了。好在人生不止一
场秋，红叶值得夹在书里也正是因为好光景总
是一期一会，明年的叶绝不会是同一种烧。倔
强的火、倔强的时光，灭，则灭矣。发呆之余，
决定第一场雪下来时，要小跑着去看。

好时光，不回头。

红枫叶
□张壹弛

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冰雪消融的季节。他
拖着残腿，拿着掉了漆皮的搪瓷缸子，低着头，
用差涩的目光注视着行人的步履和手，还有匆
匆而过的行人的脸。

我走过他身边。看他俯在潮湿的水泥马
路边的人行道上的模样时，心被一只手撕扯了
一下，很疼。那是他的手，虽然布满了冻疮，却
很洁净。我打开手包拉锁，从里面找出一元绿
色的纸币，放到他面前的缸子里。那一刻，我
低着头，不敢看别人也怕被别人看见。那一
刻，我很窘迫，就好像我在乞讨。

第二次遇见他，是丁香花开的季节。北国
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大街小巷的绿化带上，盛开
着一丛丛的丁香花。那一天，为了享受丁香的
馨香，我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走出家门。忽
然间，我在丁香花的花丛中看到了他，依然拖
着那条残腿，依然在残腿边放着磨得放着黑光
的拐，面前放着的却是一个小包裹，里面放着
几双被塑料袋包裹着的胶皮手套、身份证套
封、手机套等等小物品，他在叫卖：手套 3 元
一副，身份证套1元3个。叫卖的声音很低，目
光是游弋羞涩的。我走过去，买了一副胶皮手
套，买下3个身份证塑封套。他收下我递到面
前的五元钱，从挎包中找出一元纸币递给我。
我摇摇头，转身离开。他拖着残腿扑到我面
前，手里举着那一元钱，面红耳赤……

我有些难为情地收下了一元钱。他已经
不再需要怜悯。那一刻，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有时候的枉施怜悯，是对被怜悯的人一种无形
的伤。

第三次遇见他，是在这个秋季。我去家附
近的修鞋铺去修鞋。鞋铺里面的物品摆设依
旧，只是修鞋位置上却已易人。原来的修鞋
人，是位年逾50的中年人，此时的是长着娃娃
脸的年轻人，正用明亮的略有羞涩的眼睛看着
我。我的心被这双眼睛触动了一下，好像似曾
相识。我坐在修鞋人面前的小凳子上，脱下
鞋，递给他说：钉鞋跟。

他用有些羞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接过
鞋，认真地修起来。我看得出，他修鞋的技术
不是很好，手指有些笨拙。他修完的一只鞋，
鞋跟钉得有些歪，几次重新钉，我几次都冲动
地想制止他，怕把鞋跟钉坏了，可是，我都压抑
住了冲动。让他钉吧，大不了就是一双鞋，已
经穿了 3 年了，即使修坏了，也穿得够本了。
看得出他是一个新手，别因为我而伤了他修鞋
的自尊。

我把眼睛离开他修鞋的手，开始打量起这
间修鞋铺的一些细微改变。目光落到修鞋匠
身后的放着黑光亮的拐上，我再看看面前这位
修鞋的人，我知道了他是谁。

我轻轻地说：记得这里原来有一位年纪比
较大的修鞋师傅。

他说：他回老家了，他出来好几年了，想家
了。我就把这鞋铺兑下来了。我和他学了几
天手艺。修鞋这活儿看起来简单，真干起来，
还真是挺难。前几次我给人家修鞋时，用修刀
把人家鞋跟上的皮层给刮坏了，人家气得把鞋
扔在我这里让我赔。我真不想再干了，刚才，
我正想着怎么能尽快地兑出去，你来了。我很
害怕把你的鞋再修坏了。

我忙说：没关系，我的要求不高，只要不偏
跟就行。

其实，一双鞋的鞋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就能钉好，他却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发现，
他不仅仅是技术不娴熟，而是怕，怕修坏的那
种小心翼翼。

我穿上鞋。一个鞋跟，钉得好，钉得不好，
只是形式上的，踩在脚底下，都是一样的。我
对他说，你修得真仔细，真好，我这是路过进来
修穿着的这双，我家里还有好几双要修，我回
家去拿，我家离这里很近。

他有些吃惊有些腼腆地看看我，半信半疑
地点点头。继而，他说：你什么时间来，我想在
门外贴个告示，兑出去。

我说，很快。我出了修鞋铺，急走回家，翻
出所有的鞋，把应该修和不应该修的几双旧鞋
装到几个塑料袋中，匆匆返回修鞋铺。修鞋人
正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有些不太好看的大字：
此修鞋铺出兑。

他看见我，惊讶地半张着嘴，脸上陡然升
腾出一片红晕。我对他点点头，说，你慢慢修
吧，都是不急着穿的，放到你这里好了，过几天
我再来取。

一周后的周日下午，我在母亲家找了几双
鞋又来到了这个修鞋铺。我看到已经被他修
理好的一双双鞋，被他用鞋油打得锃亮摆放在
修鞋架上，都是我送去修的鞋。他手里正在修
着一双鞋，一个年轻女士坐在他面前的小凳子
上，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花白头发的
老妪。她的手里拎着一双鞋。

他看到了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谢谢你
的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你的那些鞋，一共
是 7双，我都修好了，在那里。他指了指放鞋
的鞋架。

我说：我来取修好的，又送来了要再修的，
我放到这里，不急，你慢慢修吧。

秋日的天空很蓝，云很白。
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很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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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子弹壳做的油灯，是儿时漫长冬夜
家里唯一的光源。

那是一枚从战场带回来的子弹壳，将弹壳
底部的黄铜去掉，灯芯穿入，在距弹壳底部三四
毫米处对称开两个圆形的口，弹壳底部的凹槽
卡在药瓶的金属盖上，把柴油注入瓶中，用火柴
在子弹壳的圆形口中将灯芯点燃。待灯芯充分
燃烧，将火柴移到子弹壳顶部，再将灯芯燃烧后
的浓烟点燃，油灯顶端立刻跳跃起黄色的火焰。

经过二次燃烧的油灯，比起普通的油灯少
了些许油烟，增加了些许光亮。在没有电灯的
日子里，这盏特别的小油灯让我在小伙伴中间
着实“炫”了一把。这增添的一点点光亮，让我
在油灯下写作业心情也敞亮了许多。

写作业用的是爸爸“推荐”的蘸水钢笔。蘸
水笔写字必须认真：平稳、匀速、用力适当、不轻
不重。快了，尖锐的笔尖会把纸划破。慢了，笔
尖上的墨水会脱落在本子上“下蛋”，污染掉一
大片写好的作业。

一支蘸水笔尖3分钱。塑料的笔杆1毛5分
钱，五颜六色很漂亮。便宜一点有木制的9分或
者1毛。实在不行可以把高粱秆撅一节，插上笔
尖一样使用。只是高粱秆易折，不过倒也无妨，
高粱秆像“牛粪”一样有的是，折了就换很方
便。蘸的墨水是用五分钱买的墨水片沏制的墨
水。五分钱墨水片可以沏制一大瓶墨水，能使
一学期。所有的吸水钢笔都不能使用自沏墨

水，烂囊。
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每一样物件都无法

轻易得到，每一分钱东西都要物尽其用，考量着
人们生活的智慧。

在堂屋和伙房之间有个小窗，油灯端坐在
伙房一侧的窗台上，灯光透过小窗奉献堂屋一
方小小的光芒。小小的油灯，燃起了两个屋子
的光明。

借着油灯透过窗户的光，坐在窗下看当年
“高大上”的“小人书”，这是写完作业后我对自
己的奖赏，是最有意思的课外活动。和大多数
的男孩子一样，小的时候我喜欢看“打仗”的“小
人书”，爸爸怜子心切，几乎是有求必买。

解放前，爸爸生活在一个叫前阳的小山村，
十七岁便跟随四野从老爷岭下战斗到万泉河
边。精巧的油灯出自爸爸厚实而残缺的手。

他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一次，是在大凉山
失去了那节手指。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难得一
日晴空万里，爸爸他们正在抢修汽车，突遇敌军
轰炸。炮火炸起的一个钢管带着哨音从天而
降，爸爸一把推开一起修车的战友（同车副司
机）。刚刚躲过钢管的“空袭”，还没缓过神来，
感觉又有一个黑影从天而降，爸爸迅速地就近
滚进一个炸弹坑里。随后一声巨响，尘土铺天
盖地，地动山摇，爸爸顿时失去了知觉。爸爸醒
过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埋在泥土里，只有脑袋露
在外边，战友们正围着他，用双手把他从泥土里

“扒”出来。抖去身上的尘土，爸爸发现食指短
了，是那根飞向战友的钢管削掉的。

冬天的夜寒冷而幽长，油灯的火苗，时大时
小，轻轻跳跃，就像爸爸述说的故事或长或短。

爸爸是比王愿坚笔下的“普通劳动者”更普
通的劳动者。转业回到地方——老家黑龙江，
他放弃了干部职务，甘愿做一名普通的司机。

在多拉快跑的年代，驾驶“老解放”是技术
活儿也是力气活儿。“老解放”是双离合器，没有
同步器，方向盘间隙大，没有助力器，发动机马
力小，拉货多。驾驶室里的爸爸需要紧盯住前
方的道路，一只手不停地调整方向盘，另一只手
迅速变换挡位，两只脚在离合、刹车、油门之间
或轻点或重踏不停切换。达到承载极限的“老
解放”在崎岖的山路上，随着道路的起伏左倾右
摆，伴着发动机声嘶力竭的轰鸣声，沿着轮胎一
个带花一个带花地缓慢而努力地前行。

不知道哪里有食堂，不知道哪里能住宿。
宵衣旰食，每日出车补贴四毛钱，按周发放。爸
爸拿出一块八毛钱买一个红烧肉罐头，把罐头
分成两份，一份能包一顿饺子，一周吃一顿饺
子，一个罐头能吃两周，在冻白菜蘸酱吃的日子
里，够奢侈了。我喜欢冬天，有窗上的冰花，有
曼妙的风雪，还有周六的晚上油灯下一家人包
饺子的光景。

那枚战场上的子弹壳，直到油灯退役，擦去
上面的尘埃，依然锃亮如初，没有丝毫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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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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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秋天
我的北方，月光如水
残余的暖，滋润着时光的白发
和我苍白的容颜

我分明看见，
你躲在收获的喜悦里，泪花鲜艳
被丰润遮住的门扉很美
秋风乍起，马和草原金光闪闪

我和我善良的马匹
在北方五谷丰登的大平原
安顿下来。仰望远方的土地
以及能治愈我千年悲怆的炊烟

我看见在一枚苹果体内
秋水充沛长天蔚蓝

秋水
□毕诗春

一阵秋风
使劲敲打一朵蜀堇花
薄薄的羽翼纷纷落下
湖边最后那只青蛙
在荷叶伞下闭紧了嘴巴
乌云撞坏喇叭花的门径
一只蜜蜂
摁住心跳
忘记了怀念

站在秋天
□徐洪涛

今年房前的那片地里
最小的土豆都被瘸腿老太溜回
她说土豆歉收
要把小土豆磨成粉子
要是还能活过这个冬天
等孙子们放假，再亲手做一顿
驴肉粉面蒸饺

连泥带土的小土豆，躺在盆里
一遍又一遍地翻动
一盆又一盆地搓洗
屋檐下接雨水的缸沿
粘着臭蚊子的翅膀

夕阳下，木板凳老人
手背的青筋
在磨盘上一圈一圈地旋转
隆起的后背在磨磨的节奏里
点起了灯光

磨碎的土豆泡在清水里
又在土炕上烘烤
扯几件旧衬衫的碎片
用手针拱成了密码
一袋一袋地分好
这是大姑娘家的
这是老闺女家的
装满积攒一秋的力气
肿胀的手指，抹拧着清鼻涕

我用手碾着凝固的土豆粉
祈祷明年春耕
听瘸腿老太，发出种地的号令
等到，大门前那片土豆花开
你点起一支烟站在云朵下

磨
土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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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着胡须的玉米真喜人
来！尝一棵玉米秆
是否和童年的味道一样
是白云开口了吗
棉花一绽，日子就温暖了

赶一匹秋色
入心房

□孟宪华

我们谈起生死
在暮晚的农场，一壶沸腾的水
发出呜呜的响声。

我们把劈好的柴火
送回到森林里
那本打开的书又重新合上

遗失的钥匙躲藏在草丛里
星空下的飞鸟
叼走了最后一粒稻谷

告别
□赵亚东

“无论何时何地，
请勿要忘记把我想起。”
这个旧电影一般的
以告别为主题的秋天
吞下群山的黄昏
以及每一封寄给骑手的信

实际上 在银杏树的泪水之前
我的就浇透了中年伤逝的脸——
喂养与惩罚
本地人的铤而走险
风帆是天空的表情
一首歌将命运的隐喻收入囊中

何时何地
□安海茵

面对啾啾的鸟鸣，葡萄叶、石榴叶
玫瑰叶、月季叶、红叶李树叶……
悉数闭上了嘴

学着鸟儿飞掠于地面的
也都是长寿者
满地的光亮，再也叨不动了
岁月吹凉的歌谣里
振翅的欲望和努力，依然在继续

像鱼吗？不，就是鱼
光亮风化为水。只是它们再也无力
只能固化成石
只能眨着鱼儿的眼睛
用各自独特的眼神，看世界破晓

好喜欢它们此时的样子
我停下扫帚，想象未来可期的目光
届时，是不是还会有这些安详？

落叶在晨光中
眨着眼睛

□李志胜


